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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典标、完颜文豪

从今年开始，家住吉林省东丰县大阳镇的 62
岁农民刘宝龙第一次在家门口和种茶打上交道。在
此之前，他在地里侍弄的一直是玉米和小麦。已经
连着好几天，他和老伴儿早早翻身下了炕，对付完
早饭，就赶往距家一公里外的大棚里移种茶苗。

从长春往南约 140公里就到了大阳镇。“这是
茶树目前到达我国最北方的‘足迹’，也是我国‘南
茶北引’纬度最高的试验点。”这片茶园的技术专
家盛学顺说。

刘宝龙和老伴儿是这片茶园的雇工。在刚刚
过去的冬天里，大棚里一部分长了 3 年的茶树终
究没能抵御住东北的严寒，被冻死了。东丰县地
处北纬 42°51'至 43°14'间，冬天零下三十多度是
常有的事。

对一些茶树被冻坏这件事，盛学顺并不意
外。

种茶一直被认为是南方的事，唐代陆羽在
《茶经》里上来就写得清清楚楚：“茶者，南方之嘉
木也。”在业界一直也有“北纬 30 度以北不能种
茶”的说法。所谓的“南茶北引”说的就是把原本生
长在南方的茶树引种到北方。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南茶北引”在山东拉开序幕，山东正处于北纬
34°22'分至 38°23'之间。

今年 63岁的盛学顺是土生土长的山东汉子。在
他的家乡日照还留着当初“南茶北引”的试种茶园。

青岛太平山南麓的最

早“移民”

1978 年 12 月中旬的一天，山东日照上李家庄
大队党支部书记李为公收到了一封来自日本的信。

寄信的是日本姬路城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福
田一郎，他在信中表达对上李家庄种上茶树的惊
喜和赞赏，并希望与上李家庄保持文化交流。第
二年开春，李为公给福田一郎寄去了最好的一批
春茶。

福田一郎是在 1977 年第四期的《人民画报》
上看到“南茶北引”为题的报道，才得知上李家庄
种茶的消息。

翻开这期画报，既有茂密茶芽争着“晒太阳”
的特写，也有十多名妇女在成片的茶园中弯腰采
茶的画面，不看文字说明很容易就认为这是南方
的茶园。配文提到，茶树已经在山东引种成功，原
本生长在秦岭以南各省的茶树当时已经能“够”到
北纬 37°5'。

在杭州的虞富莲也收藏着这一期画报上同
样的几页。虞富莲是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的研
究员，当时参与了山东“南茶北引”。

虞富莲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末，茶树就“移居”山东了。

那些最早的“移民”就藏在青岛太平山南麓。
很难让人相信，眼前这片“老”茶树竟然只有三四
十厘米高，扒开树丛一看，就算是最粗的枝条也
比不上记者的小拇指的一半。然而，青岛植物园
党总支副书记万安平很肯定地告诉新华每日电
讯记者，这片看着像蔬菜的茶树已经有好几十岁
的年纪了，最大的甚至有 60 岁。

上世纪 50年代末 60年代初，我国城市公园建
设实行绿化与生产相结合的方针，绿化不能光为了
好看，也得考虑生产。1958年冬，山东省林业厅从浙
江购进茶籽 5000公斤，1959 年春分配给青岛中山
公园、日照大沙洼林场、蒙阴岱固林场、平邑万寿宫
林场等单位种植。因为没有种植经验，当时采取了
点播大豆的种植方式播种茶籽，出苗之后也没有认
真管理，除了青岛中山公园的部分破土出苗外，其
他试点的茶苗多因冰冻干旱枯萎死亡。

等到 1965 年，时任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在
青岛治疗肝病时发现这些 1959 年种下的茶树仍
在生长。谭启龙在南方茶区工作过，随即把继续
“南茶北引”的任务交给了山东省商业厅。

“当时山东虽不产茶，但山东人喝茶却很厉
害。”虞富莲说，在沂蒙山区甚至有“宁丢老黄牛，
不下热炕头”的说法，意思是当地老农早上不在炕
上喝够了茶，就算是牛丢了也不会去找。当时山
东虽然每年从南方调入 18 万担(一担 100 斤)茶
叶，仍是供不应求。

一直到 8 年后的 1973 年 10 月份，中国农科
院茶叶研究所才在日照主持召开了“南茶北引西
迁”经验交流会。在这次会议上，时任日照县委书
记的牟步善作了《坚持以粮为纲，积极发展茶叶
生产》的报告，向来自西藏、新疆、陕西、甘肃、河
南、河北、山东等地的 190 余名代表，介绍日照“南
茶北引”成功的经验。

“试种的茶苗活下来，离真正的‘南茶北引’成功
还远着呢！”虞富莲解释那 8 年时间都花在哪了。

原来，虽然茶苗试种成功了，但具体到茶树
怎么过冬、怎么高产、怎么推广种植，什么时候该
浇水施肥、用多少的量，这些后续生产和推广扩
种的问题，谁也说不上来。

茶园里的“与天斗”“与

地斗”

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为此，上世纪 60 年代末的一个春天，王永华

竟在锅里炒起了土！
王永华当时是日照安澜公社的茶叶专管员。

开春之后，他发现茶园里死去的茶树还不大一
样。有的叶子发红，像火焰一样。有的还发绿，一
捏就碎成渣。发红的，王永华知道是被冻死的，可
那些发绿的就像是现在的脱水蔬菜，看着灰绿灰
绿的，王永华很纳闷。

索性每隔 15 天，他就从茶园里取一次土称
重，下锅炒干之后，再称重，发现土壤里的水分越
来越少，最后得出结论有些茶叶是旱死的！

王永华在“与天斗”——— 和冻害斗。冻害简直
是茶农的家常便饭，在日照有“一年一小冻，四年
一大冻，十年两次特大冻害”的说法。更可怕的是，
冻害经常和旱害合伙来“捣乱”。

即使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冻害依然是“南茶
北引”的挡路虎。1983 年底的一次冻害，山东全省
90% 的茶园遭了殃，50% 的茶园需要台刈（就是
将地上树冠全部剪除），30% 进行了深修剪，造成

春茶减产 50% 以上。
“对这个问题大家都是‘门外汉’，当地的农民

和来指导的技术专家一起反复试验，先后采取‘扎
腰’(用草包扎茶树茎部)、‘戴帽’(用草盖在茶树
上)、深埋土(用土把茶苗盖起来)，效果都不理
想。”牟步善回忆。

“最后好不容易，大家才摸索出选择抗冻的安
徽黄山茶籽，在背风向阳的地块上培植矮蓬，并在
茶行的北面树起松枝和草帘子做的挡风障，在茶
园周围种上松柏等常青树木作挡风林的办法。”牟
步善今年已经 94 岁了，说起当时的情形嗓门就大
了，脸上也浮起红光，他补充说，“越冬之前还得浇
足越冬水！”

当时参与“南茶北引”的科研人员任介民发
现，适矮栽培后的茶树三年就可采摘，适矮栽培之
后亩产普遍超过 100 斤。即使遇到特大冻害，经过
台刈，也能迅速恢复产量。

难怪青岛中山公园那些山东茶树的“老前辈”
看起来那么年轻！

“北方种茶和南方不一样，南方在地里丢颗种
子就能活。”虞富莲说，“在山东种茶除了与天斗之
外，还得与地斗、与人斗。”

与地斗说的是土壤。

茶叶只能在酸性土壤中生长，我国长江以南
大部分土地都是酸性，而长江以北就复杂多了。中
国农科院茶研究所的技术专家发现，山东用来种
茶的山地相互交错，往往是这个山的土壤是酸性
的，临近的一块又变成碱性的了。所以当地在种茶
之前都得对土壤酸碱性加以鉴定，在此之前，可走
了不少弯路。

至于与人“斗”，指的就是当时一些群众和干
部的抵触情绪。当时农民饭还没吃饱，种茶的阻力
不言而喻。虞富莲就曾听到这样的声音———“种粮
食还填不饱肚子，种茶的话万一干不好，白费一年
的功夫不说，还得搭上两茬庄稼。”

在青岛崂山区西登瀛村，甚至有农民把大队
发下来的茶籽用开水烫坏了才往地里埋，紧接着
就补种玉米和花生。

也正是因为这样，山东强调在山坡上开荒种
茶，不与粮食争地。

“让公社干部拿粮地种茶根本没可能，能拿出
山坡已经是费了很大劲。”作为茶叶专管员，摆在
王永华面前的第一件事就是劝说大队干部拿出一
块地来种茶。王永华回忆说，后来，生产队每种一
亩地的茶树，省里免费给三斤尿素。大家为了拿尿
素种粮食，才愿意在山坡上种茶。

正是这样靠着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土办法”
和实实在在的“诱惑”，茶树才真正在山东扎下根。

这些茶树不但“住”了下来，还一不小心产出
了好茶。原来，山东茶树生长期每天日照 14 小时
左右，越冬期比南方长 1 到 2个月，昼夜温差比南
方大很多，使得茶叶叶片肥厚，内质好，耐冲泡。

虞富莲说，山东茶煞口重，能泡上五泡还不
止。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制茶室也评价日照产
的绿茶“叶片肥厚耐冲泡，内质很好，滋味浓，近似
屯绿、婺绿”。屯绿、婺绿可都是绿茶中的极品！

1978 年，全国茶叶区划会议正式将山东列入
江北茶区。这时山东已经形成了胶东半岛、日照、
泰沂山区三个茶区，蓬莱、烟台、崂山、日照、莒南、
临沭、五莲、沂水、沂源、蒙阴、泰安等 30 多个县市
都已经种上了茶。这一年，距离 1958 年山东第一
次“南茶北引”也已经整整 20 年。

从土办法到高科技：茶

叶的“种植技术革命”

按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传下来的土办法种茶
有多苦，35 岁的青岛崂山区王哥庄的茶农苏正深
现在还记得清楚。

上小学那会，每到暑假，苏正深就想着法儿往
姥姥家跑，任凭父母怎么叫都不回来。暑假正是父
母给他“上课”的好机会。

“小时候皮得很，不好好上学，哪天热父母就
喊我哪天去茶园里除草。”苏正深说，“那时都得蹲
着，干半天这腰都动不了。”

苏正深还是没上好学。后来在外当了 10年货轮船
长的他，因为父母年纪大了，索性回家种起了茶。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山东种茶有很多的“红
线”。1970 年，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夏春华、吴
洵和翁忠良三人在山东省商业厅的邀请下，曾对
山东适合种茶的区域做了调查，提出“山东胶济线
以南和京浦线以东的区域”适宜试种茶叶，这一区
域又在实践中进一步缩小为“背风向阳、土层深厚
的酸性土壤”。

等到苏正深 5 年前开始种茶的时候，很多“红
线”已经被打破了。

1994年冬，日照市巨丰镇的茶农也学着菜把式
给茶叶扣上冬暖式大棚，不但解决了茶农苦之久矣
的冻害问题，还能提前好几个月采上茶。

“别说明前茶，那会儿春节前就能采茶了！”巨
丰镇薄家口村的老主任薄自任跟着扣了大棚，说
起往事他有些得意，“那时大家喝个‘年前茶’也是
图新鲜，最好的一斤茶叶当时就能卖一千多。”

一夜之间，大棚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但随
后，因为冬暖式大棚下的茶叶普遍叶片薄、不耐冲
泡、味道淡，市场逐渐萎缩，茶农的冬暖式大棚也
逐渐被春暖式大棚、中拱棚和小拱棚所替代，主要
作用是保护茶园越冬。茶树过冬在小雪之前扣拱
棚也成了茶农的“规定动作”。

山东的茶树终于从“背风向阳”和“冻害”的枷
锁中挣脱开来。一到冬天，地里矮矮的茶树，再扣
上小拱棚，更像蔬菜。

何止如此。日照茶叶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丁
德恩谈起茶园里的“科技元素”，嘴和脚都停不下
来了，带着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串门一样地“逛”了
好几个拱棚。

“你看这茶苗，就是我们现在推广的无性系茶
苗。”顺着丁德恩手指的方向，几个农民坐着小马
扎正摆弄扦插的茶苗。相比茶籽，无性系茶苗性状
更稳定，生长也更快，能够更早成园、开采，还方便
机械化作业。

“你现在脚下踩的就是滴灌的管子。”刚走进
另外一个大棚，丁德恩像是介绍自己的收藏一样，
讲起这里的水肥一体化设施。1991 年从农校毕业
之后丁德恩就开始搞茶叶生产技术推广。刚毕业
那会，他经常和茶农一起往地里扎，经常从一里外
的水沟里挑上两桶水灌溉那几株茶树。“那会还是
大水漫灌，用水量特别大，哪有现在这么精细！”丁
德恩说，“现在有了滴灌，推上电闸，打开阀门，就
不用管了。”丁德恩又补充道，“茶叶防虫现在也有
了防虫网，土地深翻也有了旋耕机。”

这些设施已经逐渐走入了寻常茶农的地里。
而苏正深这样的新茶农想得更远。

“现在想着就是怎么样除草不用花钱了，怎么
样不用除草了。”苏正深正在琢磨如何实现“机器
换人”，他管这个叫“微机械化”。原来，从他种上茶
到现在，茶叶鲜叶价格涨了 10% 左右，而雇工成
本涨了可不止 20%。如今，他的棚子里铺上了环
保的防草布，采茶也用上了最新的采茶机，这是不
久前他在央视科教频道看到的。

“这新机器的效果基本上和人采的效果差不多
了。”苏正深试用过这种机器。他告诉新华每日电讯
记者，“现在一个人拿着这个机器能顶十个人使。就
像从前理发都用剪刀，现在用上了电推子了。”

茶树“闯关东”：不断推

进的“种植版图革命”

正是得益于这些茶园里的科技元素，茶树在山
东站稳脚跟、扩大“大本营”的同时，仍在继续北上。

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1997 年，时任河北省
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所长兼党总支书记的张占
义，凭着一股倔劲，硬要把茶树引到位于北纬 38°
18'附近的河北灵寿县。也是靠着蔬菜拱棚，这些

茶树最终在“被认为种不出好茶”的太行山扎
根、扩容。2001 年 7 月 14 日，吴洵和虞富莲等
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的专家前来鉴定的时
候，张占义茶园面积仅有十多亩，如今这里已发
展到好几百亩。

2004 年，青岛退休干部陈厚珉将家乡的崂
山茶苗移至山西霍州市七里峪村试种。靠着保温
棚越冬，七里峪村的这片茶园“长”到了 170 亩，
陈厚珉也成为在山西最早吃“茶螃蟹”的人之一。

2009 年，日照茶农冯子腾在内蒙古赤峰的
元宝山林场和市东郊试种茶树成功。为了保证
茶树过冬万无一失，冯子腾在拱棚上又扣了一
层大棚。

......
种茶的“纬度天花板”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往

北推进，原来不种茶的地方的历史也一块一块
地被改写。

一直在和种茶打交道的盛学顺也跟着茶叶
北上。来到东丰这个茶园之前，盛学顺还去过泰
安、山西寿阳等地指导种茶。

吉林东丰这片茶园是 2016 年建立的。在东
北种茶其实是茶园负责人徐召学的主意。徐召
学也在地里上过父母的“课”，可是他却“享受”
起那赤脚踩在被烈日晒得滚烫的地面，汗水哗
哗往下淌的滋味。农校毕业后，徐召学琢磨起怎
么把茶叶种到东北去。

走进徐召学的茶园，最吸睛的是棚顶的光
伏太阳能板。这是光伏大棚，棚上能发电，棚下
可种植。把茶种到东北去已经被好多专家泼了
冷水——— 居然还是在光伏太阳能板下种的，阳
光都被挡住了，也能种？有专家明确说，“今年就
算是活了，明年也得死！”

这种说法几年之后就被“打脸”了。
光伏大棚里种的茶不但活了，还产出了好

茶。2015 年，徐召学拿着自己在崂山产的第一
批光伏大棚茶参加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组织
的匿名评审，结果出乎意料地得了奖。参加评审
时，徐召学只想了解自家茶在行业的地位，还舍
不得好茶，送去的是较次的一批。专家评价，徐
召学的茶有厚度，就像喝小米粥一样，没有加工
的火香，反而有一股清香。

看似“反常”的背后其实暗藏着科学道理。
“茶叶本身就喜弱光和漫射光。这也是为什

么高山云雾出好茶的原因，云雾多，漫射光强，
湿度大。”徐召学介绍，“光伏太阳能板起到了类
似的作用。在一些茶棚里，已经铺上了涂有漫反
射膜的光伏太阳能板。”

如今，徐召学的茶园已经开到了内蒙古的
呼和浩特和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宁夏银川、吉林
伊通县和东丰县等地。

茶树下山：种茶引发

的“种植结构革命”

因为头一次见到在东北种茶的，东丰的这
片 26 亩的茶园经常能引来周边村民的“围观”。

徐召学估计，这片茶园每亩产值远高于山
东的茶园。如今看着茶树马上见效益，一些村民
也起了种茶的念头。

同样是想种茶，42 岁的薄怀伟却找不着地
了。

薄怀伟是日照巨丰镇薄家口村的茶农。如
今村子里能种上茶树的地方都已经种上了，找
不出一块多余的空地来。

薄家口村是上世纪“南茶北引”最早试种茶树
的村子之一。和鲁西北广阔肥沃的平原不同，这里
是丘陵地，土层也薄，再深翻也刨不出多少粮食。

“一亩地也打不出一筐花生来。”老支部书
记薄自喜回忆起十几年前流行的一句话，当时
薄家口还没大面积种茶。

牟步善回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让山东日
照县委下定决心种茶的根本原因，是当地多丘

陵，农民收入太低，必须多种经营。
“从 1966年开始种茶到 1976年，薄家口村总

共茶叶面积才 39亩，全在荒坡上。”薄自喜说起村
里的变化，“现在全村已经有 1700多亩茶园。”

从 39 亩到 1700 多亩，从山坡到平地，现在
“满眼都是茶园”，这种变化并不是一步就跨过
来的，遭遇了不少挫折。

据山东省茶文化协会会长王裕宴介绍，
1980 年，山东茶园面积仅达到 6 .7 万亩，而到了
1995 年，全省茶叶面积反而减少到了 4 .9 万亩。

原来，1982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成包责任制
改革之后最初的几年里，大部分茶园由集体分配
到户，不少茶园被刨了，重新种上玉米、花生。

几乎就在同时，山东省商业厅也陆续撤回
了茶叶技术指导专家，普遍缺乏管理技术和经
验的茶农在 1983 年底的一场严重冻害中又损
失了一些茶园。

当别的茶园正在“缩水”时，薄家口村率先
迎来转机。

原来，上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初期，茶
叶生产实行统购统销的计划模式，委托基层供
销社采购站收购。在山东，一级品质的茶叶收
购价仅为每斤 2 . 7 元。 1984 年，基层供销社
停止了茶叶收购，茶叶经营归各单位，计划经
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 1985 年，日照本地
茶叶价格回升，茶叶收入开始增加，茶农种茶
积极性提高。

“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末，四五斤的茶叶就
能卖到六七百块钱。”薄自喜是村里最早引茶下
山的人之一，说起往事，他有些“显摆”。

薄自喜是薄家口时任村支书，他想借助大
棚技术，组织乡亲们扩大茶叶种植，形成规模。

“茶叶不是人粮，种茶叫我们吃什么！”薄自
喜没想到，自己被泼了冷水，甚至还有人骂娘。

可没过多久，随着茶叶市场的阵阵暖意，原
来骂娘的老百姓看着其他人种茶不到 3 年就见
了效益，自己也不吭声地种上了茶树。

“现在要是不让他种，简直就是要了他的命
根子。”薄自喜呵呵地笑。

早在 2003 年前后，村里的妇女就已经能够
打车去五公里外的镇上赶集了，这让薄家口村
人在外村面前挺起了胸膛。

“打车赶集是为了不耽误采茶，省下时间采
的茶，足以把打车钱挣回来。”薄怀伟的媳妇插话。

2002 年，薄怀伟也正是靠着自家的 5 亩茶
园娶上了媳妇。那时候起，外村的姑娘就得托亲
戚找关系嫁到薄家口村。

到了 2013 年，茶园彻底占领了薄家口村，
就连外出务工的人也少。

2014 年 4 月，一座占地面积 195 亩的茶叶
综合交易市场在薄家口村东南边建成启用。最
早的薄家口茶叶交易市场是以路为市，五易其
址，如今成为长江以北最大的鲜叶交易市场，年
交易额超一个亿。

那时，日照的茶叶面积已达 25 万亩左右，
整个山东省的茶园面积已达 35 . 8 万亩，是
1976 年的 5 倍还多。

种植结构变化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改
变，更带来了农民身份的变化。

没法扩大种茶面积的薄怀伟索性兼业起了
茶叶收购商——— 向茶农收购鲜叶，加工之后再
出售。仅靠着 5 亩茶园和这份茶叶中间商的活，
薄怀伟一年就能有十来万块的纯收入，这在村
里也只是中等水平。

现在薄家口村总共 2000 人左右，像薄怀伟
这样的中间商就有 60 多户。

从“南茶北引”看农业

“种植时空革命”

从最初试种的几亩茶苗到如今拥有三十多
万亩的茶产区，从“南方之嘉木”到成为“东北大
汉”，从土办法到高科技，这些变化让最初“南茶
北引“的参与者都没想到。

虞富莲说，最开始都是小范围的试点试种，
成功固然好，失败了问题也不大，没想到如今星
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
晓毅看来，正是这种要求在大面积推广种植之
前必须严格试验的农业科研推广体系，为很多
农作物推广发展提供了科学保障。“从农科院到
农科所再到基层推广站，政府建立这样一套科
研推广体系是很重要的。”王晓毅说。

“茶叶效益好，老百姓自然就想种茶了。”丁
德恩认为，历史地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
立和农产品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为茶树“燎
原”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动力。

其实茶树只是一例。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发现，我国农业正
从农产品严重短缺时代发展到丰裕时代，甚至
某些地方进入生产剩余时代，火龙果、猕猴桃、

土豆、西红柿等越来越多的农作物的传统生产
时间和空间被打破，正在经历农作物的“种植时
空革命”，它们也在助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中
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新的种植时空也正在形成，表现为越来越
多的特色经济作物产区不断出现。”王晓毅认
为，这是我国农业发展经历的又一个根本性变
化，农业生产正在深深地卷入市场。这对原来那
种小规模的、多品种的种植结构形成冲击，农业
生产正在呈现出区域化和专业化的趋势。

2018 年 4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口
市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考察时强调，乡村振兴
要靠产业，产业发展要有特色，要走出一条人无
我有、科学发展、符合自身实际的道路。

徐召学也认为，即使现在很多地方都能靠
技术种上茶，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能盲目种植，需
仔细评估地方的资源禀赋优势，分析市场风险。

“在这个背景下，‘南茶北引’成功引进来、扎
下根并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经验，值得借鉴。”
王晓毅说，“另一方面，农业生产越来越卷入市
场过程中，政府这双‘有形之手’依然需要在科学
决策，提供包括基础设施、技术培训、化肥、贷款
等综合性的扶持措施，防范市场风险以及市场
建设和培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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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树从南种到北的“种植版图革命”，种茶从靠土办法到用上高科

技的“种植技术革命”，从单纯种粮到种茶面积不断扩大的“种植结构

革命”，正是这三大“革命”才使得茶树“一路向北”获得成功

茶树只是一例。随着我国农业的长足发展，火龙果、猕猴桃、土豆、

桃子等越来越多的农作物正在经历“种植时空革命”，老百姓的菜篮

子、果筐子已经打破了传统农作物生产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它们也在

助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初夏时节，位于太

行山腹地的河北省临

城县东篱茶园进入采

摘高峰期，工人将茶叶

铺开，准备晾晒。经多

年探索，原本没种过茶

的 太 行 山 下“南 茶 北

引”获得成功。

新华社记者牟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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